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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非常林奕華首次嘗試推
出舞台映畫，將「四大名著」系列劇
作放上大熒幕，讓看過的觀眾得以重
溫，錯過的觀眾藉由精美的拍攝影像
補全遺憾。本月底，非常林奕華將再
次推出四部經典作品的映畫，包括：
《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命
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紅娘的異
想世界之在西廂》及《包法利夫人
們——名媛的美麗與哀愁》。
張艾嘉身兼主演和編劇，於香港

三度公演、巡演場次達83場的《華
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將於是
次舞台映畫載譽重映；李心潔一舉
拿下「上海戲劇谷壹戲劇大賞」最
佳新人獎的《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
程》和劉若英獲得最佳女主角的
《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都

成為是次放映的作品。
不僅張姐飾演的張威、心潔的寶貝

和奶茶的崔鶯鶯是經典中的經典之
外，同時主演三部作品的王耀慶所飾
演的大偉、小鬼和張生，鄭元暢的李
想、楊祐寧的摩西和楊淇的琪琪，都
教觀眾念念不忘。
最為難得的是，觀眾將有機會重溫

非常林奕華十年前的作品《包法利夫
人們——名媛的美麗與哀愁》。正是
從這部劇作開始，林奕華形成其劇場
作品的簽名式——原創文本，以名著
解構反映現實，戲劇形式走在前面，
演員發揮團隊魅力……放映現場將販
售即將絕版《舞台劇全紀錄：包法利
夫人，是我》一書，書中完整記錄40
天的創作秘辛、演出劇本、精彩絕倫
的演後迴響。

2016年，香港劇場導演鄧樹榮與北京白光劇
社，聯袂炮製經典希臘悲劇《安提戈涅》(Anti-
gone)。5月，我就在北京看了這一齣《安提戈
涅》。
年輕的北京白光劇社專門改編經典。2015年
的創團大戲《戀人》、第二齣《Hedda
Gabler》，到今年第三齣作品《安提戈涅》，
皆以小劇場形態為創作核心，先後進駐國話先
鋒劇場與鼓樓西劇場。《安提戈涅》所假座的
鼓樓西劇場，屬三百人小劇場，正好與專研劇
場工藝化、精緻化來重鑄經典的鄧樹榮形體劇
場，靈犀暗通。《Antigone》既為一齣傳統希
臘悲劇，核心情節大家都耳熟能詳。女主角
Antigone不顧國家禁葬令，冒死要讓兄長入土
為安，甚至與建制展開對於國家人倫、群己之
間的種種辯論。鄧版《安提戈涅》，以「全女
班」演繹這個「一介女流對抗父權社會」的故
事，並嘗試在固有的「鄧樹榮劇場美學」、國
內劇場觀賞和接受程度之間，找到平衡。
《安提戈涅》的開場，已相當鄧樹榮。嘶啞
白噪音、暗紅色燈光等待觀眾；六名女演員
中，部分拿厚重書本在舞台上閱讀，兩女最
後再捧書進場。烏鴉叫聲、鐘聲響起，她們就
從當下穿越到Antigone的古希臘世界，成為經
典中的各式人物。回到古希臘世界，鄧樹榮沿
用《泰特斯2.0》開首的敘事手法。《安提戈
涅》演員慢動作走罷「圓枱」，即一字排開、
跪向觀眾輪番「說書」，陳述Antigone原是亂
倫果子的身世背景(即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也
容讓Antigone這名女性抗爭者，在妹妹面前流
暢自白—Antigone對於「雜種」身世的困惑、
外在成規的取態、殮葬兄長的決心等等。此
外，《安提戈涅》明顯保留傳統戲劇中「通過

對話交代心路歷程和行動」的
若干「寫實戲劇」場口，再穿
插「某些一兩個人物發飆或衝
突時，其餘四五名演員即時變
身群眾式backdrop」的靈活處
理，試圖用最精簡的演員數
目、畫面構圖，營造出最大可
能性的劇場組成。
「鄧樹榮劇場美學」的關鍵

詞是簡約主義、形體劇場。簡
約部分，在《安提戈涅》由許
多虛化符號擔綱。包括Anti-
gone兄長的死亡與安葬，均由從天而降的沙
柱、慢慢掉下掩蓋倒放的木椅來達意；還有在
《馬克白》已出現過的「鄧樹榮劇場簽名式」
黑布蒙眼、口銜紅色長繩，分別象徵走向死
路與亡靈閃現的場景。而六女所塗上儼如石像
或戲偶的白手白腳白臉孔造型，乃是一種將
「說故事」提升到劇場「假定性」的必經之
路，讓造型帶領觀眾進入虛擬的、人工設定的
符號系統和劇場時空，甚至與東方戲劇的臉譜
(如日本能劇的面具與中國傳統戲曲的大花臉)
異曲同工。因此，六女那「富有現代意味」的
及膝無袖裸色連身裙，配上石膏/石像化的人
偶視覺，再加上八十年代的北京樓房天台的舞
台設計，造就一次疑幻疑真的「假定性戲
劇」，在古希臘劇場與當代劇場之間搭起一道
魔幻的橋樑。
至於鄧樹榮在形體劇場上所研創出「前語言
表達方法」，在《安提戈涅》主要被截取為一
系列的慢動作，如眾女密議時弓背、雙手張
開向前行進；每每在劇情轉折位置與劇中人對
事情抱有疑慮時，都用喉嚨發出渾濁的咆哮低

音。這都在在展示在最減省語言的情況下，
形體劇場完全可以通過形體動作的調校張弛，
帶動情節與現場情緒，形塑出戲劇張力。
想當然的是，《安提戈涅》之於鄧樹榮的意

義，也不盡然是首次古希臘悲劇的改編。很大
程度上，更是作為一名香港客席導演，如何在
有限時間(約五個星期的排練時間)、陌生的演
員與創作夥伴、未知的觀眾群、自我的藝術取
向之間，取得適度的步伐、進路。《安提戈
涅》亦與去年為澳門藝術節擔任《菲爾德》客
導的思路相類，鄧樹榮選擇處理相對不那麼複
雜和宏大的文本，踏實地從事小劇場編作，進
一步發掘形體劇場在大中華世界發表與發展的
可能性。正如《安提戈涅》的宣傳語：「做我
們認為應該做的事，我們每個人都是安提戈
涅」。我們每個人都是安提戈涅，又或許，我
們每個人都是Antigone的舅舅克瑞翁。縱然個
別的條件都不一樣，可是，一己意志都不得不
走進人間，接受世界的種種試煉和挑戰。
鼓樓的夜晚時間匆匆，期待與《安提戈涅》
維港再遇。

文、圖：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鼓樓的夜晚時間匆匆——
鄧樹榮與白光劇社的《安提戈涅》

羅耀威
由港英時期到回歸以後，聚集了一班中

國舞愛好者的雅健社舞蹈團，見證了中國

民族民間舞在香港的發展歷程。在舞蹈團

的藝術總監、香港舞蹈聯會副主席羅耀威

眼中，在這個國際大都市推廣中國舞是悠

長的過程，不懈的堅持背後，是對中華民

族文化難以割捨的熱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洪嘉禧、雅健社舞蹈團提供

羅耀威曾就讀於培僑中學，就很受中國文化影
響。他回憶道，當時高年級的哥哥姐姐在操場

上面搭枱表演，好不熱鬧。「當時就看了很多中國的
舞蹈，孔雀舞啊，對我影響很大。高年級的學生有時
也會教跳舞，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跳的雙人舞是《蝶
戀花》。」那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內地的舞團很
少有機會來演出，只在60年代初期時，迎來了中國
民間藝術團，令人印象深刻。「後來陝西省歌舞團、
四川省歌舞團到深圳演出，我們愛國學校和團體就坐
火車過去。過了羅湖，去到舊城區的深圳戲院。」
1981年，畢業後又當了13年老師的羅耀威得到機
會到當時的北京民族學院學舞兩年，用他的話說，把
眼界「從香港的彈丸之地，跳進有960萬平方公里，
56個民族繁衍生息的遼闊土地。」求學的日子一點不
輕鬆，「同學都很小，不像我，筋骨都硬了，上了幾
堂課後就覺得不可能（走舞者這條路），沒有幼功
呀。當時就知道我將來要走教舞這條路。」比起練舞
的艱苦，思家之情更難熬。羅耀威記得，當時去北京
時女兒剛一歲，時刻思念父親。而那個年代，電腦並
不普及，他就算想打個電話回家，也要從中關村踩半
個小時自行車到西單，更何況國際長途電話費也不便
宜。「半年才見一次。」他說。但學習的日子仍然充
實快樂，羅耀威就這樣與中國民族民間舞結下不解之
緣。

感受民族心跳
對羅耀威來說，學習民族民間舞，是感受民族心
跳。
「實際上，我們的民族民間舞很豐富，我正是因為
學了民族民間舞才對少數民族的生活很關心。比如我
跳它的舞蹈，有時感覺到是民族的生命在跳動。舞蹈
講節奏，比如朝鮮的舞蹈節奏是這樣，新疆的節奏又
是那樣……好像一個民族的心臟的跳動。民族舞的生
命力很強，對少數民族來說，舞蹈和他的生活很貼
近。這種生命力首先感染了我，我再去感染我的學
生。」
因為喜歡民族民間舞，羅耀威多次到少數民族地區
採風。他曾坐過四日四夜的車從北京去新疆；曾到過
延邊朝鮮人聚居的地方；也曾跟香港舞蹈聯會去過
四川、雲南，體驗傣族的「趕擺節」，又或是碰上幾

千人的聚會，大家一起跳舞。「民族舞有很強的自娛
性。漢族的舞蹈，比如古典舞，很多是宮廷樂舞，表
演成分多些，自娛性不是那麼高。少數民族老百姓跳
舞則首先是自娛自樂，高興時跳起來，可以跳整晚，
跳到天明都不會覺得累。」

民間力量推廣中國舞
從北京學成回來，羅耀威曾考入香港舞蹈團當過兩

年專業舞者，之後迅速轉向，集中精力教舞，1983
年，他成為雅健社舞蹈團的藝術總監，教中國舞一教
就教了33年。
雅健社舞蹈組最初於1977年由一群中國舞蹈愛好

者組成，於1996年正式註冊為雅健社舞蹈團。今年
舞團已邁入第四十年，曾編創多個中國舞作品，演出
足跡遍及全港。初時，舞團成員只有十多人，發展到
今天，固定團員有二十多人，年齡從二十多歲到四五
十歲都有。作為一個非專業的愛好者舞團，要在香港
這麼一個商業社會持續經營，困難自然不少。羅耀威
說，舞團能持續四十年，依靠的是團員對中國舞的熱
愛及堅持。「一般人年輕的時候喜歡跳舞，到了拍拖
或生小孩就會停下來，舞團能堅持下來很依賴骨幹團
員。裡面好幾個我的學生，都是從中學學到現在，有
些孩子都已經上大學了還在這裡跳。中國舞不同其他
舞種，培養興趣很難，留下來的人很少，但留下來的
是真的對中國文化熱愛的。」

5月底，舞團策劃了四十周年的紀念演出《春花秋
實》，請來踏歌社、萬紫千紅藝術團、香江民族舞蹈
團一起演出，更專門從雲南請來孔雀舞非物質文化傳
承人旺臘登台表演。整個演出共十五段風情各異的民
族舞蹈，光是各民族顏色鮮艷的服裝就看得人眼花繚
亂。其實，整個演出的籌備，從編排到做服裝到製作
紀念刊物，都由團員一手一腳完成，「雖然我們不是
專業舞團，但希望舞蹈的質量、表演的效果都盡量向
專業的靠。」羅耀威說，就說服裝，每一套都不含
糊，都是精心挑選、製作，成本很高。團員表演完，
都自己處理好服裝才能休息，也捨不得拿出去清洗，
怕有損壞。而平時，團員會頻繁參加各種社區表演活
動來補貼舞團經費。辛不辛苦？當然辛苦。值不值
得？沒有人後悔。

香港中國舞發展的局限與希望
雅健社四十年，也見證了中國舞在香港的發展壯

大。但如果只是靠民間力量來推廣，中國舞在香港可
以走多遠呢？
羅耀威說，港英時期，中國舞多是愛國社團、學
校、工會來組織，雖然有聲有色，但畢竟局限在圈子
中，學校中也沒有專門教授中國舞的學科。「不同現
在，學界的舞蹈比賽中中國舞是最多的，而且每年參
加中國舞考級試的人都有四五千人。」
但社會對於中國舞的認知顯然有局限，「總覺得中

國舞是不是就是拿羽毛扇，或是拿一塊巾揚下揚
下？」羅耀威說，因為要參加比賽拿成績，學校對中
國舞的教育普及了一些，會組織中小學生接觸中國
舞。但是新的困境也由此產生，「很多時候是為了考

級而學舞蹈，一到長大的時候難免就丟開了。這個也
妨礙了中國舞在香港的發展。」
羅耀威感慨，小時候沒有高樓大廈，夜晚居然能聽

到人吹笛，「現在，什麼都聽不到了。」民間來推廣
中國舞，能堅持那麼多年的團體畢竟是少，只靠熱心
人去組織藝團、教學生，畢竟有限制。雖然現在演藝
學院有專門的中國舞課程，但因為職業舞團席位畢竟
有限，每年的畢業生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走上專業舞
者的道路。加上本地舞團面向亞洲、世界招募舞者，
要與內地及海外的舞者共同競爭，香港本地舞者也並
沒有明顯優勢。「但實際上，那麼多舞蹈中，中國舞
很受本地群眾的歡迎，比如七一慶回歸時表演的《絲
路花雨》就很受歡迎。」
對羅耀威來說，堅持推廣中國舞三十多年，靠的是

一種堅持，而這種堅持背後，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哺育
和滋養。「我們已經堅持了四十年，希望再往後的十
年、二十年，我們都一起走下去。」

由熱愛到傳承由熱愛到傳承
中國舞推廣路猶長中國舞推廣路猶長

■羅耀威教授學員中國
舞。 受訪者提供

■■《《春花秋實春花秋實》》舞蹈晚會演出照舞蹈晚會演出照
吳煜吳煜 攝攝 雅建社舞蹈團提供雅建社舞蹈團提供

■■《《春花秋實春花秋實》》舞蹈晚會演出照舞蹈晚會演出照
吳煜攝吳煜攝 雅建社舞蹈團提供雅建社舞蹈團提供

■■香港舞蹈聯會副主席羅耀威香港舞蹈聯會副主席羅耀威
洪嘉禧洪嘉禧攝攝

■■《《安提戈涅安提戈涅》》 梁偉詩梁偉詩攝攝

演出資料：

《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
時間：7月29日 晚上7點30分

《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
時間：7月30日 晚上7時30分

《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
時間：7月31日 晚上7時30分

《包法利夫人們—名媛的美麗與哀愁》
時間：7月31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舞台映畫
重遇林奕華經典劇作


